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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金黄野菊花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黄大荣

初冬的风，总带着几分不驯的凉意，
卷走了秋日最后的斑斓，却在野地荒坡
间，为野菊花铺就了登场的舞台。当梧桐
叶褪尽绿意、枯草在风中瑟缩时，这些小
小的金黄精灵，便以最热烈的姿态铺满旷
野，像谁打翻了天宫的金箔，又似大地为
自己织就的暖毯，在清冷的时节里，燃起
一片耀眼的生机。

初识野菊花，是在故乡的后山。记忆
里的初冬，放学后的路总被寒风拉得很
长，唯有那片荒坡上的野菊花，能驱散一
路的萧瑟。它们不挑土壤，不恋温室，在
碎石遍布的坡地、杂草丛生的原野，甚至
是墙角的缝隙里，都能扎下根来，自顾自
地开得热烈灿烂。细碎的花瓣层层叠叠，
围绕着淡黄色的花蕊，像一个个精致的小
太阳。凑近一看，每一片花瓣都带着细密
的纹路，沾着晨露或霜粒，在阳光下闪烁
着细碎的金光。风一吹，漫坡的金黄便轻
轻摇曳，带着清冽又略带苦涩的香气，漫
过鼻尖，让人在寒意里瞬间清醒过来。

记忆的长河里，祖母是当地有名的
中草药医生，断筋接骨、寒暑感冒、不育
不孕等疾病，祖母都可以用中草药治
疗。小时候听祖母说，野菊花是土郎中，
藏着大自然的馈赠。每到初冬，她便会
挎着竹篮，带着我去采摘野菊花。“采野
菊花的时候要轻，别碰掉了花瓣，留着花
蒂，晒出来才香。”祖母的手指粗糙却灵
巧，轻轻一捻，一朵完整的野菊花便落入
篮中。阳光好的日子，庭院里的竹席上
便铺满了金黄的野菊花，野菊花在阳光
下慢慢失水、收缩，香气却愈发浓郁，从
最初的清冽，渐渐沉淀出醇厚的暖意。
晒干后的野菊花，被祖母装进布包里，藏
在衣柜的角落，说是能驱虫。或是泡在
玻璃罐里，成了冬日里最好的茶饮。

冬日的午后，围坐在火炉旁，祖母会
抓一把干野菊花，放入粗瓷碗中，用沸水
冲泡。金黄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茶汤

渐渐染上浅黄，一股清苦的香气弥漫开
来。“喝了祛火，冬天不易咳嗽。”我抿一
口，是淡淡的苦涩，咽下去后，喉咙里却泛
起丝丝甘甜，余味悠长。后来才知道，这
不起眼的小花，早已被载入药典，它性微
寒，味甘苦，具有清肝利胆、清热解毒的功
效，对于目赤肿痛、咽喉肿痛、湿热黄疸等
症都有缓解作用。在没有现代药品的年
代，野菊花便是乡亲们的良药，谁家孩子
上火了，谁家老人喉咙不舒服，泡上一杯
野菊花茶，或是用野菊花煮水擦拭，总能
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野菊花的药用价值，不仅藏在日常的
茶饮里，更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得
小时候母亲会用野菊花煮水，给我们洗
头，说能去头屑、养发质，洗完后头发上带
着淡淡的花香，能香好几天；邻里的大婶
们，会把新鲜的野菊花捣烂，敷在蚊虫叮
咬的红肿处，清凉的触感能迅速缓解瘙
痒；甚至在田间劳作时，不小心被划伤，摘
几朵野菊花揉碎了敷在伤口上，还能起到
止血消炎的作用。这些朴素的用法，是祖
辈们在长期生活中摸索出的智慧，野菊花
就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用自己的力量守
护着乡邻们的健康。

除了药用，野菊花更以其独特的景
致，成为初冬里最动人的风景，吸引着人
们走出喧嚣，奔赴旷野。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中草药
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利用。每到这个时节，
原本寂静的野地荒坡便热闹起来。采摘
野菊花的人们，挎着篮子，三五成群，在花
丛中穿梭，指尖翻飞间，一朵朵金黄的野
菊花落入篮中，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他
们大多是附近的村民，也有城里来的游
客，带着对自然的向往，来采摘这大自然
的馈赠。孩子们则在花丛中奔跑嬉戏，把
野菊花插在发间，别在衣角，笑声惊飞了
草间的虫雀，却扰不散这漫坡的芬芳。

摄影爱好者们也循着花香而来，他们

背着沉重的相机，在花丛中寻找最佳角
度。有的蹲在地上，拍摄花瓣上的霜粒；
有的站在高处，捕捉漫坡金黄与远方天际
线的交融；还有的耐心等待，只为拍下夕
阳洒在野菊花上的那一瞬间，让金黄的花
瓣染上一层温暖的光晕。写生的画家们，
则支起画板，握着画笔，将眼前的美景细
细描摹。他们笔下的野菊花，有的含苞待
放，带着青涩的生机；有的热烈盛放，尽显
张扬的活力；有的虽已半谢，却依旧透着
倔强的风骨。每一笔、每一画，都饱含着
对这初冬精灵的喜爱与赞美。

长大后，每年的初冬时节，采摘野菊
花成了我雷打不动的选择。有一次，我
和文友一同前往野外采摘野菊花，那一
次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那天的阳光
格外明媚，风也带着几分温柔。车停在
路边，一推开车门，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了——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像一片金色
的海洋，从山顶一直铺到远方的山脚，漫
无边际。我们忍不住走进花丛，脚下的
枯草发出“沙沙”的声响，与风吹过花丛
的“簌簌”声交织在一起，像是大自然奏
响的乐章。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拍
照，有的对着一朵野菊花细细端详，有的
则举着相机，拍摄这壮阔的花海。我弯
腰采摘，指尖触到花瓣的微凉，那抹金黄
便牢牢印在了心底。我们一边采摘，一
边聊着天，话题从野菊花的功效，聊到生
活的琐事，再到对未来的期许，花香伴着
笑声，在旷野中久久回荡。

采摘归来，我们把野菊花分成几份，
有的用来晒干泡茶，有的用来制作花束。
我把几朵新鲜的野菊花插在书桌的玻璃
瓶里，小小的花朵在室内绽放，

为沉闷的房间增添了几分生机与野趣。
工作累了，抬头看看那抹金黄，闻一闻淡
淡的花香，疲惫便会消散大半。晒干的野
菊花，我装了一小罐送给朋友，告诉她这
是初冬的礼物，泡上一杯，能缓解冬日的
干燥与烦躁。朋友泡了一杯，品过后笑着
说：“这味道真特别，苦中带甜，像生活一
样。”

野菊花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玫
瑰的娇艳欲滴，也没有兰花的清幽雅致，
它朴素、平凡，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
它不畏惧初冬的严寒，不抱怨生长环境的
贫瘠，只是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拼尽全
力绽放，用金黄的色彩装点大地，用清苦
的香气滋养人心，用自身的价值奉献力
量。它就像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
的人们，不张扬，不炫耀，却用自己的努
力，为生活增添温暖与希望。

初冬的风依旧寒凉，但野菊花的绽
放，却让这个季节有了别样的温暖与诗
意。它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祖辈们的智
慧，是人们心中的慰藉。它教会我们，无
论环境多么恶劣，都要保持顽强的生命
力；无论多么平凡，都要努力绽放自己的
价值。下次再到初冬，不妨走进旷野，去
看看那些在荒坡上盛放的野菊花，去感受
它们的坚韧与芬芳，或许你会发现，生活
中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平凡而倔强的
生命里。

霜降到立冬期间，红薯可以利用光
照和温差促进淀粉转化，提高品质，这期
间是收挖红薯的最佳时节。我们驾车去
租种在市郊农场的菜地看看，薯叶已微
微泛黄。

上高中的女儿周末放假回家，父女俩
兴致勃勃地带上工具到了地头。先用镰
刀割去满地薯藤，再顺着粗壮的薯根下
锄，一条条饱满且带着泥土的红薯就被翻
挖出来。不到半天工夫，汽车后备厢就装
了小半厢新挖的红薯。红薯富含膳食纤
维、钾、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生食有助于
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歇息时我选了两

只生红薯洗净去皮，我们父女俩一人一只
品尝起来。

小时候生食红薯是当时司空见惯的
充饥方法。星期天与小伙伴上山砍柴，口
袋里总装着几只生红薯。到了中午，大伙
就席地而坐，掏出红薯用刀去皮，然后谈
笑风生地大口嚼食。填饱肚子后又继续
干活。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才挑着两捆结
实的棍子柴结伴下山。

开车返回时，我们沿途分送了一些红
薯给熟人和朋友，余下的和女儿分批搬回
家里。我们洗了几只放入蒸锅，清蒸红
薯，十来分钟厨房里就薯香四溢。吃着一
个个薯瓤粉黄、香甜可口的食物，仿佛重
回往日时光。

红薯的吃法丰富多样，包括清蒸、烙
饼、烤制、油炸、熬粥、熬糖、酿酒、制作薯
干以及粉皮糕点等。烤红薯是冬日里最
温暖的记忆。拿几个红薯放进灶膛。十

来分钟后，薯香便弥漫了整个屋
子。烤好的红薯外皮焦黑，薯瓤金
黄，是儿时喜爱的食物。爷爷闲暇

时在山脚下开垦了许多荒地，种了大片大
片的红薯。秋收时红薯多得没地方堆放，
便在地头打出一口菜窖，将红薯藏进窖里
保存。放学后，我常带小伙伴钻进菜窖偷
拿红薯，然后躲进山里生火烤食。有回吃
了半生不熟的红薯，肚子胀痛难忍，却不
敢告诉家人，只能硬撑。

想起曾经的趣事，我决定留出部分红
薯待过冬时放在炭火边烤食。住在城里
没有菜窖，便和女儿按照新学的保鲜方
法，捡出没有破皮和损伤且带有泥土的红
薯，先在阳台上摊放一天,晾干表层水分，
再准备一个结实的纸箱,箱底铺上3至5
厘米的干稻草,把红薯一层层码放进去,
每层之间加铺一层报纸。装箱的红薯盖
好存放于气温保持在10到15摄氏度的杂
物间里，天冷时在箱子上面盖条旧棉被，
这样就能保存半年不坏。

将洗净的红薯去皮切丁，与淘洗过的
大米一起下锅，加入适量清水盖上锅盖，
煮熟后即成了红薯饭。红薯饭融合了红
薯的甜香和米饭的清香，吃起来香甜软
糯。红薯丰收的日子，做米饭时我喜欢掺

入一些薯丁，煮出的薯饭是一道既可口又
养生的美食。

女儿爱吃红薯酒酿小丸子。这种甜
品既益气养血，又健脾养胃。先将红枣
和红糖加水煮开，再放洗净切好的红薯
块熬煮15分钟后加入糯米小丸子。待小
丸子浮起时倒入醪糟，煮开即可。女儿
每次吃到这款食品，总是满心欢喜，赞不
绝口。

市郊的镇子上，有处红薯加工作坊。
选了个阳光静好的日子，我带上一些红薯
去那里换了薯干和薯粉回来。薯干是用
蒸熟的红薯切片晒制而成，金黄透亮，香
甜耐嚼。儿时家里来了客人，茶水边总放
着一盘薯干。红薯粉算得上秋冬季节的
看家菜。猪肉炖薯粉、白菜炖薯粉、薯粉
炒包菜、蚂蚁上树等，都是可口的家常菜
品。尤其是粉皮羊肉，更是秋冬养生不可
或缺的佳肴。

看似普通平凡的红薯，却有并不平凡
的经历：生长在最朴实的泥土之中，却将
风雨阳光都酿成了甜蜜。

又到红薯丰收时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马珂


